


我们夫妇之间

作者：萧也牧
一

“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
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
只在逢年送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
一次却使我很感动：因为我有胃病，一挨冻就要发作，可是棉衣又很单薄！
那年，正快下雪的时候，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说：

…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住着急得不知地怎么着好！
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贵，就是钱凑不够！我就在每天下
午放工从后，上山割柴禾，可见天气太短了！一下工，天很快就黑了！所从
一直割了半个多月，才割了不少柴禾，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卖了二千块边
币，称了两斤羊毛．问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打了这件毛背心！
因为我不会打．打的又不时样又尽见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
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读着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黄错时候，手拿
镰刀，独自一个人，弯着腰，在那荒坡野地里，迎着彻骨的寒风，一把，一
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
她这样做，完全是为着我！为着我不挨冻，为着我“不再发胃病，好
好的为人民服务⋯⋯”突然，我流泪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那
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
默默地坐在我底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大楷⋯⋯
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的
流过村边。
时间该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
了，就说：“你先睡吧！”她一听我的话，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膝跪了的睡眼：
“不！”继续练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
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得，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
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或
是教她打珠算，讨论上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
帮老乡打枣，或是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棉花条儿），拐线，她纺线，
纺车“嗡嗡”的响，声音是。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
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整理工作材料；她呢，成天和老



百姓们打交道！⋯⋯但在这些日子里边，我们不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却觉
得很融洽，很愉快！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看你这两口子，真和知识
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
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
的事。

二
“… …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
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红灯，
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
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
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
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她呢？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
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
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
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
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
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
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
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
她问我：“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鸡
巴！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的像只猴儿，
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翘了个
二郎腿，含了根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
俺老根据地哪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的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
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
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
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
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
那时候，机关里还没起伙，每天给每人发一块钱，到外边去买来吃。
有一次，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走到楼上，坐下了。她开口就先问价钱：
“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那跑堂的
一报价钱，就把我一拉，没等我站起来，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弄得那跑堂
的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当时，真使我有点下不来
台，说实话，我真想生气！可是，她又是那样坚决，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
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一面下楼，她说：“好贵！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我说：“钱也够了！”



她说：“不！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
出了饭铺，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最后，在街角上的一个小小饭
摊上坐下了！
还是她先开口，要了斤半棒子面饼子、两碗馄饨。大概她见我老不说
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入地对我说：“别生气了！
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像这类事，总还可以容忍。我想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豹子”，
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
哪知她并不！
那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男的也有女的。她竟
不看场合，常常当着他们的面，一板正经地批评起我来。她见我抽纸烟，就
又有了话了：“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
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的抽！也不怕薰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
把烂烟，合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
开始，我笑着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
她却有了气了啦：“我不待说你！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没了钱了，
你还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捡起来，卷着抽！”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的脸，“唰”的就红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
男女同志们，本来看得就很兴趣；这时候，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哈
哈！脸红啦！脸红啦！”站在一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并且大鼓其掌：“红
啦！红啦！”这一嚷，我的脸，果真更加发烫了！

… …
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
固执⋯⋯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她也不认输！我对她的一
切的规动和批评，完全是耳边风，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
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广“我们是
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
素的作风？”等等。她所说的确实也都是正确的，因此，弄的我也无言答对，
这样一来，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仿佛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她的一边；而
我，倒像是犯了错误了！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
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
我们破例的吵了一架，这在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今年六七月间，连日雨天，报上不断登着冀中和冀西一带闹水灾的
消息；突然，她的精神也就随着紧张起来！每天报来，她就抢着去看。我发
现，她是专门在找报上所列举的水患成灾的县份和村名⋯⋯她一面读着，不
断地发出惊叹“呵呵！怎么得了呀？才翻了身的农民，还没缓过气来，地又
叫淹了！呵呵⋯⋯”
有一次，我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她看着报，就大声嚷了起来：“这
怎么着好呵！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嚼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
呵！怎么着呵？嗳！
说呀！你说呀！”这我才发觉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出口说了句俏皮
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法治！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你提心
也征然！”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头直通到我的额角上：“没良心的鬼！你



忘了本啦，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我说：“反正不是你家！”她却真的又
生我的气了：“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志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
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我说：“谁比得上你的思想！‘响当当’的好成
份！又是工人阶级出身！”她把桌子一拍：“放你妈的臭屁！你别讽刺人啦！”
就再也不理我了，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过了几天，我恰好得了一笔稿费：够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还可
以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其林”⋯⋯我很高兴，我把钱放在枕头心里．不
让她知道。
第二天，我正准备取钱上街，钱却怎么找也找不见了，心里真着急。
我只好问她：“我的钱呢？”她说：“什么？钱？哪里来的钱？你交给谁
啦？”我继续找，直找得头上冒烟！她却“噗嗤”一声笑了！我知道准是她
拿了，于是我就很正地说：“这线不是我的！”“得了！你别唬弄我没文化了！
稿费单上还有你的名字呢！”“是，是，我这钱，我有用处！我要去买一套‘干
部必读’——十二本书！好好加强理论学习，比什么也重要！”“谁还知不道
谁哩！加强你的‘冰鸡宁’，‘烟斗牌’烟去吧！”我一看不对头，只好恳求
了：“你拿一半行不行？”她却说：“我早给家夺走了！”我不免吃了一惊：“真
的？”她说：“唬弄鬼！”
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音，“这钱是我的！你不应该不哼一声就没收
了！”哪知她的嗓音更大：“你没花过我的钱？间断作的花被面，你的毛背
心⋯⋯是谁的钱买的？”我说：“不稀罕！反正你得检讨检讨，你这样做对
不对？”她说：“对！家里闹水灾，不该救济救济么？”我说，“你把钱捐给
救灾委员传会，那就算你的思想意识强，为什么给自己家里寄呀－－那还不
是自私自利农民意识！”她却真的火了：“反正比浪费强！
钱我是寄走了！你看着办吧！”我说：“咱们分家！”她说：“马上分！
今儿格黑价（今天晚上）你就不行盖我的被子！”我说：“好好好！”我一扭
头就走了⋯⋯
说也笑人，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我们三天没说
话，而且觉得很伤脑筋！恰好星期六那天晚上，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
音乐晚会，会跳舞的同志就自动的跳起舞来，这正好解闷，我就去参加了！
我正下场，忽然发现：她抱着孩子来了！一看她的神色，知道糟了！
她气冲冲地，直窜到我的面前，把孩子住我怀里一塞：“你倒会散心！孩子
有你一半责任，我抱够了！
你抱抱吧！”我说：“跳完这一场就回去！”她二话没说，把孩子往旁边
的“沙发”上一撩，雄赳赳地走了⋯⋯
孩子不见他妈，就“哇哇”地嚎啕起来，和着手风琴的伴奏，发出一
种奇怪的音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扛着脸，抱起孩子，回到卧室里去。只见她伏在桌上写字呢！我悄
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一看，原来她在给我写信：“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
了⋯⋯”她发觉我来，马上又把纸撕了！
孩子见了妈，挂着两行眼泪，笑着，跳着，“哇！哇！”地叫，向她扑
去，她才接过孩子，解开怀来喂奶。一面走到门边，背贴着门，向我命令地
说：“不许走！咱们谈判谈判！”

三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这些虽然都是非原则问题，但也恰好正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面，我们
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
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
她对我，越看越不顺眼，而我也一样，渐渐就连她一些不值一提的地
方，我也看不惯了！比方：发下了新制服，同样是灰布“列宁装”，旁的女
同志们穿上了，就另一个样儿：八角帽往后脑瓜上一盖，额前露出蓬松的散
发，腰带一束，走起路来两脚成一条直线，就显得那么洒脱而自然⋯⋯而她
呢，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沿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
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播一摆，土
气十足⋯⋯我这些感觉，我也知道是小资产阶级的，当然不敢放到桌子面上
去讲！但总之一句话：她使我越来越感觉过不去，甚至我曾经想到：我们的
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幸好，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个机关去工作了！我欢欢喜喜的打发她走
了，精神上好像反倒轻松了许多！
我想她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的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我们分手以后，约模有个半月的时光，她连电话也没来过一个。却对
旁人说：离了我她也能活！
可是，我却不能！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然而孩子总还是十分可爱
的！我一想起那孩子的乌亮墨黑的大圆眼，和他那“牙牙”欲语的神气⋯⋯
我就十分怀念！终于还是我先去找她去了！哪知道一见她，她却向我一挥手：
“今天工作太忙，改日来吧广
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又发生
了几件事情以后。
当她到了那机关不久，找来了一个保姆：姓陈，叫小娟。样子很灵俐，
她爸爸是个蹬三轮的工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她机关里。那“老妈子房”里的掌柜，领着
小娟来上工。
一进门，抬着我们俩，对小娟说：这是小少爷的母亲，这是⋯⋯”
小娟毕恭毕正的向她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太！”哪知道我的妻，
一听“太太”两个字，就像是叫蝎子螫着了似的嚷起来：“呀！呀！别叫别
叫！我不是‘太太’！我是我是⋯⋯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太太’！我姓张．你
叫我张同志好了！记住！我叫张同志！要不你就叫我大姐！”我说着就把小
娟拉到炕上，和她并排坐下了。弄的那“老妈子房”的掌柜。
先是奇怪，接着也笑了：“对对！叫张同志！‘太太’那名儿，嘿嘿！
不时新了！
太封建！太封建！”
我的妻马上就给小娟上起政治课来：说她自己也是个穷人，曾经受过
旧社会的压迫；后来共产党来了，她就参加了革命，得到了解放⋯⋯因为工
作太忙，孩子照顾不了，所以请小娟来帮忙，这样，她对小娟说：你也是参
加了革命工作，咱们一律平等！和旧社会在老妈子完全不一样⋯⋯等等。
小娟听得很高兴，不住嘴地说：“您说得真好！您说得真好！”小娟这
孩子，虽说是灵倒，可是记性并不好！一不小心，常常又叫“太太”了！每
逢这功夫，我的妻决不放松，一定及时纠正，并且又得上一堂政治课！弄得



小娟反倒很不安了！
自从小娟来了以后，我的妻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要我给小娟找识字
课本、执笔墨纸砚⋯⋯并且还给她订了学习计划：一天认五个字、写一张
仿⋯⋯一星期还有一堂政治课。我的妻自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员。
每次周末的晚上，我去找她的时候，总是见她在给小娟上课，一板正
经地念道：“穷人、要、翻身、团结、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
小娟就跟着念：“穷、人、要、翻、身”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感动了！心
想：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
有一次周末的傍晚，我们从东长安街散步回来，看见“七星舞厅”门
口，围着一圈人。过去一看：只见有一个胖子，西服笔挺，像个绅士，一手
抓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一手张着五个红萝卜般粗的手指，“劈！劈！拍！
拍！”直向那小孩的脸上乱打，恨不得一巴掌就劈开他的脑瓜！那小孩穿着
一件长过膝盖的破军装，猴头猴脑，两耳透明，直流口水⋯⋯杀猪般地嚷着：
“娘嗳！娘嗳！”嘴角的左右，挂下了两道紫血⋯⋯
看破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抄着手的、微弯着头的、口含着烟卷儿的⋯⋯
但是，都很坦然！
这情景，在我看来，也已经是很生疏的了！觉得很不顺眼，正想问问，
忽听得人群里有人喝道：

“住手！你凭什么压迫人！”嗓音又尖又高。
一瞬眼间，我突然发现：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是我的妻！这时候，
她昂头挺胸地站在那胖子的面前，正像武侠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路见
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容的神气！我突然觉得精神上有点震动，但同时，马
上又模糊地想：她真是好管闲事！
不知道怎么着才好⋯⋯
那胖子仍然一手拧住那小孩不放，一手贴到花领结上，很有礼貌地微
微一笑！心平气和地向围着的人们说：“这小手，太可恶，太可恶！不知道
的人，以为我压迫人，其实，不然！我这个舞厅，是在人民政府里登记了的，
是正当的营业，是高尚的娱乐！拿捐，拿税⋯⋯而他，这孩子，却用石头子
儿，往里——”他一挥手：“扔！如果，把我的客人们，全撵走了，那么，
我——又当如何呢⋯⋯”他还想接着演讲，却叫我的妻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得对！这孩子扔石头子儿，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可是，我们是
有政府的有秩序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就说他犯了天大的法，也应该送政府
法办！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打人？嗯？有什么权力？你打得他满嘴流血，好像
你还受了屈似的？嗯？让大伙儿评评理！”
这时候，人群里就有人嚷起来：“对对对！这同志说得对！”有一个苦
力模样的人，也就走到那胖子面前，转过身来，指着那胖子向大伙儿说：“这
位先生说的不仅！这小孩儿是往舞厅里扔了一个石头子儿！我亲眼看见
的⋯⋯”
胖子马上微笑点头，“诸位听着！不假吧！光凭我一个人说不行！不行！”
那苦力接着说：“可惜这位先生说得不全！那小孩儿凭吗平白无故的扔
石头子儿哩？是那么一回事儿：刚才他在舞厅门口向客人们要钱，这位先生
撵他走，他走慢了一步，这位先生‘拍！’的给了他一个响锅贴（耳光）！回
头，过了一会儿，这小孩就扔了个石头子儿，就又叫这位先生抓住了。这我
也是亲眼看见的！现时不是那个世道了，是人就得说实话！”



胖子显得有点不安了，掏出一块小花手绢来不住地擦额角，对我的妻
说：“同志！
我认错行不行？”说着掏出了一张五百元的人民券，向那小孩一伸：
“给！实精吃！哈哈！”
那被打了一顿的小孩，好像一切的仇恨，马上就消失了！把嘴角的血
一擦，正想伸手去接，却马上被我的妻喝住了：“别拿！太便宜啦！一顿巴
掌只值五百块钱？”
胖子马上伸手到口袋里，慷慨地说：“再加二百！”
我的妻却发了大火啦：“嗯！你真明白！你以为还在旧社会－－有钱能
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上树？哪怕你掏一百万人民券，也不能允许你随便压
迫人；随便破坏人民政府的威信！走！咱们到派出所去！咱们是有政府的！”
围着的人也就说：“对对！”
结果还是到了派出所。
那胖子先生认了错，表示切实悔过。于是罚了他二千元人民券，赔偿
给那小孩作医药费。同时也批评了那小孩，以后不要扔石头子儿。
我跟随着我的妻从派出所回来，她很兴奋地问我：“刚才你怎么一句话
也不说？”我说：“我有什么说的！那样的事，在城市里多得很，凭你一个
人就管清了？这是社会问题，得慢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叫她打断
了：“去鸡已的吧！不吃你这一套！
我就要管！这是新社会，我就不让随便压迫人！我就不让随便破坏咱
们政府的威信！咱们是有政府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我连忙说：“对对对！
正确！”同时也觉得有点好笑，我真想说：什么叫“无政府主义”？你知道
么？瞎用新名辞儿！可是，我知道这句话是说不得的！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呵！我开始分析：她对旧社会的习惯为什么那样
办憎恨？绝无妥协调和的余地！我想，这和她
自己切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她出身在贫农的家庭，十一岁上就被用五斗三升高粱卖给人家当了童
养媳。受尽了人间一切的辛酸，她的身上、头上、眉梢上⋯⋯至今还留着被
婆婆和早先的丈夫用烧火棍打的、擀面杖打的、用剪子绞的伤痕！共产党来
了，她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为着自己的命运战斗！革命对于她，真可
以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绝无后退的路！
她曾经在游击区跳沟爬墙，和日本人、汉奸搏斗！她的手杀过人⋯⋯
她曾经在老山沟里的军火工厂里，制造子弹、装配步枪⋯⋯响了突击
生产，把右手的食指在“压力机”上撞下了一小书指头，成了一个疙瘩⋯⋯
日本人来“扫荡”了！她率领着一班女工，连夜抢着机器，淌过齐大
腿根的水去“坚壁”。因此落下了“寒腿”的病，每逢阴雨，至今还隐隐发
病⋯⋯
有一次深夜，工厂失火，她奋勇当先，率领了二十五个女工去抢救器
材，差一点没烧死在火里⋯⋯
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她开始学习认字，写字⋯⋯终于学成了“粗通
文字”⋯⋯
在一九四四年，她当选了“劳动英雄”。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英模大
会，我记得当她在大会上作完了典型报告的末了，她举着胳膊宣誓似地说：
“⋯⋯在旧社会里我是个老几？我只值五斗三升高梁米！这会儿大伙儿说我



是英雄！叫我来开会，让我上台说话⋯⋯唉！没有共产党哪会有我呵！我愿
意为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彻底的解放，流尽我最后一滴血！”——那时候
我在大会上担任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组织上分配我给她写传记，我们整
整谈了三个晚上。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爱上了她。

四
我们结婚三年，直到今天我仿佛才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那一切的苦难，使她变得倔强。今天她来到城市，和这城市所遗留的
旧习惯，她不妥协，不迁就，她立志要改造这城市！因此，有些地方她就显
得固执、狭隘⋯⋯甚至显得很不虚心了！特别是对于我更是如此。也因此使
得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了裂痕！但我对她依然还很留恋，还没有决心和勇气断
然和她决裂！特别是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仔细想来，我们之间的一切冲突
和纠纷，原本都是一些极其琐碎的小节，并非是生活里边最根本的东西！所
以我决。心用理智和忍耐，甚至还就，来帮助她克服某些缺点！
我以为，我对她的分析和结论，已经是很完满很公平，而且没得这样
做，对我来说是仿佛将要牺牲一些什么！
哪知道她还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样！
首先是她的某些观点和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最明显的例子是：她现
在所担任的工作是女工工作，在那些女工里边，也有不少擦粉抹口红的，也
有不少脑袋像个“草鸡窝”的⋯⋯可是她和她们很能接近，已经变得很亲
近⋯⋯有一次，我故意问她：“你不是很讨厌那些擦粉林口红，头发像‘草
鸡窝’的人么？”她却很认真地教训起我来了：“你不能从形式上、生活习
惯上去看问题！她们在旧社会都是被压迫的人！她们迫切需要解放！同志！
狭隘的保守观点要不得！”哈哈！
她又学了一套新理论啦！
同时，她自己在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他妈的”“鸡巴”⋯⋯一
类的口头语也没有了！见了生人也显得很有礼貌！还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
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途是集会、游行的时候就穿上了！回来，又赶忙脱
了，很小心地藏到床底下的一个小木匣里⋯⋯我逗她说：“小心让城市把你
改造了啊！”她说：“组织上号召过我们：现在我们新国家成立了！我们的行
动、态度，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风纪扣要扣好，走路不要东张西望；不要
一面走一面吃东西，在可能条件下要讲究整洁朴素，不腐化不浪费就行！”
我暗暗地想：女同志到底是爱漂亮的呵！但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她不容易接
受人家的意见，不认错的毛病，恐怕是很难改变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前进，我又发现我对她的了解不但不完全，而且是相
反的！我总还是习惯从形式上去看问题！
有一次周末，我去看她，她独自抱着孩子坐在炕角里沉思。我说：“小
娟呢？她吃饭去了？”她不安地说：“不！她走了！”接着她就告诉我：她们
机关里有一个本地做饭的大师傅，有一只怀表，在昨天早晨开饭的时候不见
了！恰好这时候，只有小娟到伙房里去倒过水，旁人没去过！同时，早先机
关里在拾掇大客厅的时候，她捡了几个扣子。
所以就有人怀疑那只表也是她拿的！另外，早先有些同志也嚷嚷过，
有的说丢了个化学梳子，有的说丢了一块毛巾⋯⋯那大师傅也没和别的同志
商量，就去找我的妻，肯定说那只表是小娟拿的！要我的妻向小姐追究。于
是，她就问小娟拿了那只表没有？问的小娟直啼哭，一口咬定说：没拿！并



且说：“大姐！要是我拿了，就算对不起您的一片好心！”小娟这孩子个性太
强，受不了这，马上非走不解！挡也挡不住！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大师傅自己又把表找着了！
这一下，我的妻的激动和不安，真是无法形容！翻来复
去，一夜没睡好觉！她对我说，机关里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不怀疑旁人，
偏偏就怀疑是小娟拿的表？你说老干部们都受过锻炼，决计不会拿的，这倒
也是理由；可是机关里留用的旧人员很多，他们也没受过革命锻炼，那么为
什么不怀疑是他们拿的呢？她说：“这是什么观点？这还不是小看穷人
么？”我说：“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鸡毛蒜皮的一点事！”她说：“什么？
这是思想问题哩！”
第二天清早，她让我陪她到小娟家里去走一趟。我说：“那又何必呢！
人已经走了！
要是让她知道表又找着了，她爸爸说我们诬赖人！老百姓知道了这件
事，对我们的影响很不好！”
她说：“不！我们错了，为什么不认错呢？要不，小娟一辈子一想起这
件事，就要伤心！影响更不好！”
可是，我还是认为不去的好！说实话，也就是说：我没有那样大的勇
气！她说：“你给看孩子，我去！”我又怕孩子啼哭了没法治！只好硬着头皮，
抱着孩子跟她走了！
到了小娟家里，只见她爸爸在拾掇车子，一见我们，就显得很尴尬说：
“那表的事我知道了！昨天晚上我就揍了她一顿！对她说：咱们人穷志不穷！
要是你真的拿了，我的老脸往那里撂？你不说真话，非打死你不解！刚才，
我又接了她一阵子！她可还是一口咬定：没拿！我正想找您去说说，我这孩
子顶老实，手也严实，敢情也不准是她拿的！”
我听了，胸口直打扑通，而她反倒很镇静很自然，微笑着说：“不！大
伯！我是来赔不是的！表已经找着了！不是小娟拿的！请你原谅！”
正在这时候，小娟从屋里出来了！红肿着双眼，扑到我的妻的怀里，
两肩一耸一耸地哭了！我的妻摸着她的小辫，轻声地说：“小娟！你怪我不？”
小娟哽咽着说：“不！
大姐！您是，您是个，好人！您待我的好处，我，我，我这辈子也忘
不了！”
我发现：我的妻的眼里，“扑索索”地掉下两颗黄豆大的泪点，滴到小
娟的头上！
我们结婚三年，我还是第一次在人面前见她掉泪，那么个倔强的人呵！
怎么今天也哭啦！
从这以后，我有好几天感到不安，我在她身上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
而正是我所没有的！也正是我所感觉她表现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
也正从这些地方，我们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我想到夫妇之间的感情到底应
该建筑在什么基础上⋯⋯我们结婚三年，到今天，我仿佛才觉得对她有了比
较深刻的了解！我真应该后悔，真应该像她过去屡次严肃地向我说过的：需
要好好地反省一下了！
我正想不等到周末，就找她去深谈一次，恰好那天傍晚，我正在整理
劳资关系的材料，她倒来找我了！我觉得有些不寻常，因为在平时她是轻易
不来找我的！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事就不许来找你么？”坐了



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最后，她说：“到你们屋顶平台上去坐坐好么”’
我说：“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有点发跳，我怕要发生什么不能推测
的事情了⋯⋯
到了屋顶上，坐了一会儿，她忽然说：“我犯了错误了！”我不觉吃了
一惊：“什么？”她笑了，说：“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接着她就说：
昨天她们区里，西单商场有一家皮鞋铺里的一个掌柜，嫌学徒晚上到区里开
会回去晚了，把那学徒骂了个狗血喷头。那学徒找区工会办事处，她一听就
生了气，跑到那铺子里把那掌柜训了个眼发蓝！走路的人都围过来看，觉得
很奇怪。今天区里开检讨会，同志们批评她：工作方式太简单；亲自和掌柜
吵架，对那学徒也没好处，有点“包办代替”，群众影响也不好！
并且还批评她的工作一贯有点太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社会改造好。
同时太不讲究
工作的方式方法⋯⋯。
她说完了，叹了口气，把头靠到我的胸前，半仰着脸问我：“这该怎么
着好？”我说：“你没接受批评吧？”她摇了摇头：“那里！自己错了，还能
不接受？那怎么算是个同志呢？我都坦白地接受了！”我说：“那就算了！还
有什么难过的呢！”她忽然紧握着我的手说：“唉！只怪自己文化、理论水平
太低！政策掌握得不稳！不能很好地完成党所给我的任务！以后你好好帮我
提高吧！”
我说：“这是一方面。可是你也不要把自己的优点忽略了！比方拿我来
说：文化上——初中毕业；革命历史——和你一样；工作职位——我是个资
料科科长；每天所接触的是工作材料、总结报告；脑子里成天转着的是——
党的政策。按理说，对于现实生活里边所发生的问题，应该比你有更锐利的
感觉，应该更是是非分明。可是在这些方面我还不如你！——你不要笑！这
是真话。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不算短了！可是在我的思想感情里边，依然还保
留着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生活的成份！和工农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在
感情上，还有一定的距离，旧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仍然对我有着很大的吸引
力，甚至是不自觉的。——你有这个感觉吗？而你呢？虽说文化水准、理论
知识、工作职位都比我低——这也是真话。可是你倔强、坚定、朴素、增爱
分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着很深的阶级仇恨。心和同情。心。可是
你确实也有点急躁情绪——恨不得一个早起的功夫就把社会改造好。因此，
常常喜欢用简单的工作方法方式，问题想得不够深不够远。你和我的这些缺
点，都会阻碍我们的进步，不能更好地来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我相信：
在党的教育下加上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定都会很快进步的！你记得我们在‘抬
头湾’的时候，同志们不是曾经好意地和我们开过玩笑吗，说：‘看你这两
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我看，我们倒是真要在这些方面彼
此取长补短，好好地结合一下呢⋯⋯”我像演讲似地说了不少话，要是在往
日，准是早被她卡断了！可是，她今天听得好像很入神，并不讨厌，我说一
句，她点一下头，当我说完了，她突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放。沉默了一会
儿，她说：“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不要老是说些婆婆妈妈的话；像今
天这样多谈些问题，该多好啊！”
我为她那诚恳的真挚的态度感动了！我的心又突突地发跳了！我向四
面一望，但见四野的红墙绿瓦和那青翠坚实的松柏，发出一片光芒。一朵白
云，在那又高又蓝的天边飞过⋯⋯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微风



拂着她那蓬松的额发，她闭着眼睛⋯⋯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
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仿佛回复到了我们过去初恋时的，
那些幸福的时光。她用手轻轻地推开了我说：“时间不早了！
该回去喂孩子奶呵！”
一九四九年秋天，初稿于北京。
重改于天津海河之滨。
原载《人民文学》第 1卷第 3期
短评：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日为发端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曾经发生
举不胜举的荒唐的批判。遭遇这种不公正批判的首难者是影片《清官秘史》，
而小说横遭不幸的第一篇则是《我们夫妇之间》。这是一个短篇小说，作者
是创作丰饶的萧也牧，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 1 卷第 3 期，时值 1950
年。小说发表后反响是强烈的，《光明日报》等四家报刊发表了推荐文章，
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很快将它推上了银幕。赞扬老认为“这是一篇具有一定思
想内容的作品，情节单纯明显，描写细腻委婉。尤其在语言上更显得生动朴
素，读起来也动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感染力的短篇”。
批判是从 1951 年 6 月开始的，《人民日报》、《文艺报》同时发表文章
批评萧也牧及其小说。《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一文说，近年来文艺创作
思想上存在着一种“脱离生活，或者是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来观察
生活、表现生活”的“不健康倾向”。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就带有这种倾向。文章认为
《我们夫妇之间》的主要问题，小说描写夫妇之间的矛盾，把知识分子与工
农干部之间的两种思想斗争庸俗化了；歪曲了革命知识分子形像和丑化了工
农干部。这篇文章是一个信号，不少报刊从此对萧也牧创作展开批判。还有
的文章认为，对萧也牧作品必须“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因为它“已经被一
部分人当着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反对的“就是去年
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文艺太枯躁，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
等”；拥护的则是“一切属于你（萧也牧）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
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切不好的趣味”。
据作者自己说，他写《我们夫妇之间》原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
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据作者的老战友老朋友康濯说：“这篇作品同他本人
的生活或许不无丝毫联系，如小说中所写，他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就是
在战争中同一位贫农出身的女工结婚的，进城初期双方也确有点矛盾。但也
正如小说写的那样双方都是好同志，其矛盾并非偶然，也不难解决。”《我们
夫妇之间》并非是毫无暇疵的作品，但它的确是从生活出发所写的内容与艺
术很有特点的好小说。粉碎“四人帮”之后重评《我们夫妇之间》的一些论
评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它“在建国初期，这是一篇敏锐干预生活的作品，
很有现实意义”。对于一篇作品的不足当然可以通过正常文学评论进行批评
的，但是对《我们夫妇之间》及其作者的某些批评已经离开了文艺争鸣的正
确轨道，渗入了政治性的东西，将艺术真实与写正面、写光明等同起来，甚
至出现了乱扣帽子与人身攻击的东西。
萧也牧这位很有才华的作家，自 40 年代到 50 年代发表了不少好作品。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79 年出版的《萧也牧作品选》，展示了他的创作足迹。但
是他与许多优秀知识分子相似，其命运是不幸的，在他创作旺盛期惨遭批判，



“反右”又剥夺了他的创作权，在“文章”期间被林版“四人帮”迫害致死。
当我们欣读这篇佳作的时候，不会忘记在当代文学历史上因写小说而第一个
横遭“庸俗社会学”的批判，从这场批判中亦可看到后来愈演愈烈的“极左”
在新中国初期是如何摧残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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